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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特工秘密战◆◆ 

——《大逃港》摘编之三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 

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 年７月 2 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

民 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1955 年下半年，有一位着花条格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经过罗湖桥时因为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规”的行李而被带到了调查室询问。在调查室里， 中年男子突然提出要同深圳市某机关某人通电话

的要求。 十几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开来把香港男子接走。  

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带去宝安县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还有一位宝安县公安局的领 

导。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战友握着香港男子的手摇着。 香港男子说的是广东的客家话。局领导

李馨亭是北方人，所以当时在场的还有侦察科懂客家话的小 Z。 充当“翻译”。 

 “４号同志叫我向你们问好。”香港男子说，“他叫我口头带来情报：刘立福为陈镜辉收买，过河来爆 

破铁路。国庆节前就可能从香港莲麻坑一带渡河。请你们注意防范。”  

半小时后，宝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个工人在单车后尾搭着该名香港男子进入深圳火车站，消失在 

回香港的人流中。  

香港情报机构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派人亲自过河来送情报，说明此一情报的机密性。 陈镜辉是什么

人？刘立福是什么人？这位中年男 子送来的情报说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 

颠覆破坏。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国民党势力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 当然，共产党

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圳河北边早作戒备，布满眼睛。 

据说，广东的一位作家在公安部门 的陪同下参观罗湖桥时，问：“我们的地下线索在哪里？” 

陪同者指着布满车站前的杂货店、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说：“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我们的人。”  

双方的情报部门都在竭力利用香港。 据说，在香港，有人是专干“贩卖情报”这一行的：共产党给钱，

给共产党弄情报；国民党给钱，给 国民党弄情报。谁给的钱多，情报给谁。  

当时，国民党针对深圳河边境的特工组织主要由台湾的“中委二组”直接指挥，首领是一个宝安县观 澜

乡人，名叫陈镜辉。 双方的“特工”虽然彼此从不见面，却非常“熟悉”。 

李馨亭等人清楚“中委二组”头目是谁，隶属台湾的哪个系统领导，最近主要的行动目标是什么。陈 镜

辉同样也知道：河对岸那个对手叫李馨亭，是山东东明县人，老家地名叫五霸乡。甚至连李馨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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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南下、老婆在哪儿上班，他手下最得力最英俊的侦察员周水君最近在同一位姓杜的女教师“谈恋

爱”…… 他们都清楚。  

所谓高手过招，谁也不服谁，往往是你策反了我 一个人员，我还你一次秘密爆炸……角力，在无声地 

进行着。  

1955 年，台湾方面给予“中委二组”指示：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派人偷渡过河去，炸掉

广九线的一段铁路。 一旦铁路瘫痪，按时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突然停开了，消息会很快传到国内

外，这不仅会在广州和香港造成恐慌，还能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稳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里放颗炸弹不行啊？以各位对宝安县的熟悉，不说放颗炸弹，就是放颗炮

弹， 也只是湿湿碎（小意思）的事啦！”陈镜辉端了一碗酒， 绕场一周，敬着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众弟兄一齐举杯。  

陈镜辉在会上布置任务的事，第二天就成为宝安 县公安局秘密会议桌上的讨论题目。以致后来被捕的 

国民党特工不能不摇头感慨说：“还以为我们的内线厉害呢，你们的更厉害！”  

但实际上，宝安县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计划的表 层，“中委二组”的核心组织还没有人打进去。这个计 

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 化？依然不清楚。 

当时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是：执行人很可能不走罗湖桥的正常通道，而采取从深圳河边芦苇丛偷渡的路 

线。这是因为从罗湖桥以“港澳同胞探亲”身份通过， 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带上炸弹不容易；而陈镜

辉身边有不少宝安县人，熟悉地形从深圳河一带偷渡，较为容易。 让李馨亭感到为难的是，边防线这

样长，很不好 防过河就靠近铁路了，放个炸弹就是几分钟的事， 对于熟悉边境的人来说，成功的可

能性非常大。 

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办法办法当然是：掌握核心机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过河时就先抓

住。 宝安县公安局把得到更“进一步机密情报”的要求向上级提出来了。  

真要感谢那位神秘的“4 号”，现在，情报送来了， 准确地指明了：人叫刘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莲麻坑

一 带。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办多了。 至于送来情报的 4 号究竟是谁？这连当时宝安县 公安局的

最高层也不清楚。也许就是前面说的代４号问好的中年人本人：“宽脸膛”、“三十多岁”。 当然，也许 

侦察人员打开秘密档案，细细寻找着那个准备过河来爆炸的人。 找到了——所有必须注意的人物，都

在秘密档案中记录着。 “刘立福，男，宝安县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 年由蛇

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关人员对刘立福的外相描写，也在记录 中： “20 多岁，白净面皮、面

貌俊秀，有点像女人。 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

中指并合打手势。”  

据说刘立福在读书期间还被“中统”相中，学习过有关的谍报知识。 由于宝安县的偷渡者过河之后，往

往会找不到工作。国民党的特工组织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 发现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养，然

后再派过来。 刘立福一偷渡到香港，陈镜辉就把他网罗为准备送往台湾深造的“重点训导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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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据说，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也注意到了刘立福，开始还准备把他发展成为中方的谍 

报人员。当时有关方面的指示是，只要刘立福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服务，他可以脚踏两只船，为国

民党方面提供一般性情报，以掩护自己，而暗中应为我们 提供更机密、更重要的情报。  

但是，刘立福的一个叔父在镇反时被共产党枪毙， 他反共立场很坚定。陈镜辉用重金把他发展成“中

委二组”的谍报人员后，他拒绝了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对他的“收买”。  

对于这样的危险人物，广东省公安厅特别指示： 一旦偷渡过河，立即利用机会，执行武力抓捕！  

陈镜辉选择刘立福，当然还考虑到刘立福是宝安县当地人，说话、利用地形，都有条件。反过来说， 

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边界就会被监视。 但陈镜辉万万没想到，选择宝安县当地人，又给宝安

县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对爆破点位置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  

情报分析人员认定，因为被派遣人一般会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 

龙岗乡等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险。所 以，“中委二组”计划的爆破地点，很可能就在刘

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这就大大缩小了防范的范围。  

很快，在准备“过莲麻坑便抓捕”的同时，宝安县公安局还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应对：广深线

的平湖及附近路段的警戒，在暗中加强，变得水泼不进。  

根据 4 号提供的情报分析，刘立福的潜入爆破时 间，可能是在 1955 年的国庆节前后，所以到了 9 月 

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鱼儿上钩。 但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没有动静。  

1955 年的国庆节，宝安县城里开了庆祝大会， 晚上舞龙灯。刘立福没有来。 又过了几个月，从香港

那边传过来的情报说，没有什么变化，刘立福天天在尖沙咀泡歌厅，同舞女们打牌、喝酒，看不出他

有什么要行动的迹象。  

是４号的情报有错，还是陈镜辉的计划改了？  

1956 年 2 月的一天，罗湖边检站的监视哨突然 报告：刘立福出现了，执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在海关 

接受检查呢。奇怪，没走莲麻坑了。他怎么还选择了 这么一个时间进来？就是离五一节，也还有两个

多月啊！  

“是让他入境还是马上抓？”电话那头，侦察员小周悄悄的声音。 

 “有没有带违禁物品？”公安局长问。 

 “没有——什么也没带，就一个包。” 当然，这是个好时机。抓了他会省了很多后患。 但是没有现

行，就是有血债的国民党警宪，过境时也 不能抓呀。 一时已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人已在站台边，

再拖他的时间说不过去。 

 “先放他进来。” 当时的判断是：刘立福必定是带有任务来的，有任务就会行动，只要盯得紧，不怕

他行动，行动了就好抓。  

奇怪的是，刘立福来到深圳镇上后，什么也没干， 在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在车站的旅客休息室坐了

十分钟。好像很无聊似的，漫步到摊上买了一份《羊城 晚报》，突然转身上了往广州方向去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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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旁卖报摊的王老头，立刻把情况传给了走过来买报的“港客”——侦察员刘志新。 这家伙上火车是

要到哪里去呢？想干什么呢？ 火车在往他的老家平湖的方向开。 宝安县的公安机关，立刻通知在他

的老家平湖白 泥坑村周围和铁路沿线加强警卫，等着刘立福回老家来。一边派人跟踪刘立福上了火

车。  

但是，刘立福没在平湖下车，火车拐了一下，朝广州去了。 刘立福一直到广州才下车。 

 一下车，他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他领着孩子在广州火车站转了一圈，又突然跳上 了

火车，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回去。  

这家伙在卖什么药啊？他潜入过来的“任务”，难道仅仅是给那些在香港的父母，雇来领孩子偷渡的 

吗？ 打掩护，这小子不会那样简单。他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会要在这个时间搞爆炸吗？  

不管怎样，先上火车，盯住了他再说，别让他跑 了。在刘立福后面的座位上，有四个高声叫着打扑克 

的青年；在刘立福座位前面的过道上，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农民”正将行李“横摆”在过道上抽卷烟。两 

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窗外的风景。  

现在，前后有 7 个侦察员堵住了刘立福，刘立福可说是插翅难飞了。当时的计划是：到了深圳，先以 

“带小孩偷渡”为名扣押刘立福，把他关起来再审。  

但是，此刻，刘立福似乎一点警惕都没有，火车刚出广州站，他竟靠在长椅上打起盹来。躺在地板上 

装睡觉的侦察员从地板朝上看，看得见刘立福悬着的两只脚和穿着的皮鞋。心想：今天你就是再有本

事， 怕也难飞出去了！  

车过了石龙就是平湖，到他老家了。 他没下。 过了平湖就是布吉，过了布吉就是深圳。 奇怪的事情

突然发生了。 像从地上蒸发了一样，一到深圳，刘立福就不见 了！ 座位上留下的是那个孩子。  

当夜，香港方面的内线情报人员就报告说，刘立 福此次过境，目的还不是爆破，是转手另一个情报。 

本来要在平湖下车回老家，顺势观察的。但在车上， 他同侦察员的目光偶然相碰的时候，发现了危

险。于 是不走罗湖桥，中途突然下车，临时决定“偷渡”回去。现已回到了香港观塘家中，窗口的灯已

经亮了！  

好个狡猾的刘立福！他在广州火车站已经顺利交 接了情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小孩转的手。 

 “我们上当了！” “一定要抓住刘立福！”第一次的耻辱让侦察员们分外气愤。  

还好，根据香港方面的情报，刘立福并不知道他最重大的行动任务——节日爆破铁路的计划已经暴

露。 因此，照分析，他仍会再来。 

又是两个月过去。侦察员们等着。  

1956 年 4 月 26 日，宝安县公安局突然再次接到可靠情报，刘立福将在五一节前夕过来，这次他的 任

务次才真正露出陈镜辉的底牌：爆破深圳的平湖— 布吉之间的铁路。  

绝密的命令下到了守卫边境的三○团部队各岗哨， 尤其是与莲麻坑接界的哨所：“就在边境上抓他！如

果他反抗或逃跑，可以开枪。不能抓活的就把死的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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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也加强了岗哨，平湖—布吉一线的铁路 线上，哨哨相望。加上附近公路上巡逻车来往巡逻。 

即使刘立福通过了边境线，也根本无法靠近铁路实施爆破。  

这回，李馨亭把刘立福的破坏计划再多作了一种考虑。万一刘立福不走罗芳村渡河呢？万一他直接走 

罗湖桥，作为港客回乡合法入境呢，怎么办？ 对刘立福来说，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行的，作为“港澳同

胞”，只要没有“现行”，谁也不可以抓他。 

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白泥坑村家中，而爆破用的炸药，可能早已经有人先带过来，藏匿在他家中或者什

么地方了。 他可以在家中睡个好觉，然后突然在某个时候出现，到某个地方，取出炸药，瞅着机会，

飞快地靠近铁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完成爆破。  

为了对付这一种可能，李馨亭又再加派了一支队 伍，将白泥坑村周围的山头、道路以及刘立福的家秘 

密包围起来。 

 “我记得是 26 号下午开的会，27 号我就与叶盛湘、周水君去了白泥坑村。”老公安陈恩祺回忆说。几 

十年的事情，至今还记得在哪一天发生，可见老侦察 员独到的记忆力。  

“我们去的时候，民兵队长还不以为然呢，”陈恩祺说，“还说，不会吧，刘立福人挺老实的呀，他怎

么会干这个呢？”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条小路，是刘立福要潜回来必走的，十几个民兵，还加上我们公安局的五个人， 

提前埋伏在路边上。 虽然是四月份，天气已经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夜 晚，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中，

蚊子一团团地来围攻人。 

 “也许是太盼望抓到刘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没感觉了。”老侦察员们回忆着。 “28、29、30——”他

掰着指头说，“我们就这 样在草丛中整整等了刘立福三天。没来。”  

“五月一号晚，大约 11 点的时候，我伏在地上累了，正想到偏僻处小便，猛听到笋岗桥方向‘轰— —’

地一声巨响，爆炸了。” 

 “狗日的，给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没有上白泥坑来！”  

刘立福顺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过境时也没有被抓住吗？ 刘立福是怎么

爆破成功的呢？这在当时成为一桩轰动的疑案。  

据后来侦破的情况，狡猾的刘立福突然不选择他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 

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儿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密。据说，这条路线是他从被香港方面

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当时，我也早有一点预感，这家伙可能爆破成 功。”另一位侦察人员说，“因为据香港方面情报，他 

应该在 4 月 28 日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就是说，我们有三天时间失去了他的踪迹。对手在我们的眼皮

底下消失了这么久，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这三天中，刘立福到哪儿去了？ 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抓获，才揭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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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隐蔽行踪，在到达了深圳方面的黄贝岭后， 刘立福哪儿都没有去，就一直趴伏在酷热的稻田里， 

整整躲了三天！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就不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这样，他凭着坚韧的

毅力， 终于得以在宝安县公安人员的眼皮下消失三天，无法跟踪。 

 “这个人好耐心啊！”老侦察员们至今还感叹说。 好个刘立福！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住他的。刘立福在 4 月 30 日时

已经第一次接近了目标，即平湖的布吉桥一段。 那是深夜两点。那时，在严密的警戒下，只要一行

动， 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两点半左右，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了，点了一根烟。 

据后来刘立福 交代，就是这两下红闪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险， 再次折回到隐蔽处。 潜伏在草丛

中的刘立福发现，他的行动已经暴露。 可能内部有共产党的内线，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标， 怎么

会突然有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潜伏？  

面对密密层层的潜伏哨，刘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经给陈镜辉立了军令状。只有麻着胆子， 

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抓住时机，还是要接近铁路。  

5 月 1 日深夜，他离开了布吉桥，像蛇一样滑到 了深圳铁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近，在草丛中 

苦苦等待时机。  

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要松弛很多。他悄悄等着：十点、十点半、十一点！ 就在巡

逻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他突然窜上了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清水河路段的

铁轨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炸翻了十几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停滞在香港和广州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没命

地狂呼：“爱国志士英 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 趁着人们的注意力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刚

蒙蒙亮，刘立福已经按照原路，经罗芳村附近的山地， 平安回到香港。  

刘立福炸损铁路被看成“中委二组”的巨大成功， 受到了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度嘉奖。在庆贺酒会 

上，陈镜辉高举酒杯不可一世地称：“我们现在有了一 位可以来往深圳河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 当

记者问他“英雄”叫什么名字时，陈镜辉说： “我们暂时无法告知英雄的真实姓名，这要等到我们 成功

光复大陆以后。不过我们已给他一个绰号，你们可以在报上这样称呼他：‘飞鱼’！”  

当时负责深圳保卫的公安局副局长李馨亭，在 1956 年被免去了职务，调往广东省龙门县。  

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 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最高国家安全部门严词切峻，为此事专门成立的 工作

组赶到了深圳，带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署的命令。 “公司”（当时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的代

号）严 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获这条为大陆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

带来巨大损失的所谓“飞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动用了香港“4 号”。  

正当“英雄”刘立福在灯红酒绿的尖沙咀“泡” 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已经逼近。 一个月后，他

突然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要加快行动，急需电台，着“飞鱼 英雄”刘立福立刻

携带电台部件赶往广州。此次成功 后，他将不再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提升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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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在“胜利” 的狂热中，他向陈镜辉表示：３天内可以成功返回。 

“共产党的防线”“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  

他，太骄狂了！ 只有老练的陈镜辉对刘立福的前往表示过迟疑， 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

功，中共方面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 “上峰”严词切峻，以“广州情势急

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刘立福立即启程。  

二话没说，刘立福稍加准备就再次偷渡黄贝岭。 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

“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按倒在地。 情报之准，令人惊异！ 

当时被抓住的有两人，另外一个是刘立福的助手。 他们被抓的位置在而今罗芳村附近一间电子厂里。

现在是一个篮球场，当时是一片芦苇。  

1956 年 6 月，所谓的“飞鱼”，终于在严密监禁 下，以“反革命特务”罪，接受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 院

的刑判。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

场。宝安县 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956 年 7 月 29 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 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

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到另一个重要的人物— —4 号。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在哪里？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无名英雄。” 几十年后的座谈会上，深圳的老公安们，无不这 

样谨慎地回答我。  

对于 4 号，我可以告诉读者的是：到 90 年代末， 他已是快 80 的老人了。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开着一 

家不大的商场。有时也会到台湾的儿子家小住。喜 种花，他的兰花据说还在香港某展览会上展出过。 

1999 年，他在香港静静地去世，只有老伴陪着， 葬礼也像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样简单无华。 他的儿女

所能知道的是：爸爸一辈子都是个生意人。只有大陆最核心的公安部门，才会用代号记着他的真实姓

名。 当然，记录谍报人员的那些册页，照规定到一定 的年月就会被销毁，是几乎所有的世人都不可

能再记住的，包括他们的亲人…… 在香港的山头上，有许多公墓，墓前立着他的碑， 不知是哪一

块，但那名字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也许——连碑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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